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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举相关的唐宋昆虫诗词意象管窥 ①

李　璐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无数举子为之终生奋斗。在这个看似机会均等实则无
比艰难的过程中，举子们写下大量与科举相关的文学作品，来表达金榜题名的喜悦或者名落孙山的苦楚。昆虫意象与金

榜题名、落第失意等情感均有契合的土壤，是与科举相关的文学作品中极具内涵的表达，诗人通过昆虫来表达或欣喜若

狂、或沮丧悲戚的内心感受。另外还有宋代的考官锁院诗也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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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诗词曾经是唐宋诗词中并不受关注的一类，但
随着现代学者的深入，不少科举与文学的研究成果迭现。

纵观唐宋与科举紧密相关的诗词，不论是从意象的运用

还是情感的表达，不管是悲秋之思还是伤春之憾，昆虫始

终活跃在其中，甚至还拥有了自己的专属语汇，这是昆虫

诗词值得关注的土壤。昆虫伴随着举子们一路走来，见

证了因科考而产生的悲欢离合，感受了及第与落第的人

间冷暖，体味了不同时期的世态炎凉，本文以金榜题名后

的诗词、落第诗词以及考官诗词为主，科举备考期作品、

干谒作品未列入分析范围。

１　金榜题名与昆虫意象的指代意义
登第又称及第、登科、得第等，指举子合格通过科举

考试。唐代科举登第后不直接授予官职，还要通过吏部

举行的释褐试，通过以后才能取得官职，有的登第举子多

年没有能够通过释褐试而无法获得官职。到了宋代，进

行了一定的改革，登第即可授官，金榜挂名时就是仕途之

始。因此，宋代举子对登第的喜悦更为明显，留下了近千

首登第诗，用以抒发欢喜和荣耀之情。宋代科举考试及

第者会参加诸如观看发榜、唱名赐第、探花游街、报喜谢

恩、喜宴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而探花则是其中最有趣的

一项内容。唐以来，皆是及第者中选年轻英俊者为探花，

北宋延袭了这个习惯。探花郎一般要自己作诗，他人再

来附和赠诗。北宋黄裳有《代探花郎》（二首），其一云：

蟾宫兄弟满清都，竞向花前醉索扶。昨夜碧桃源里

去，蕊香多少上蜂须［１］。

这首诗洋溢着青春的畅快，有着明显的科举文化特

色。探花是在放榜谢恩后不久举行的，阳春三月蜂飞蝶

舞，百花争艳，探花使访遍长安园林佛寺，采集名花异卉，

心情雀跃而踌躇满志，在他们眼中的繁花盛景是对寒窗

苦读最好的回报，与花相依相伴的蝴蝶、蜜蜂等也沾上了

及第的喜气，人和蜂蝶合二为一，在花丛中尽情飞舞，舒

展着多年来心头的压抑。

唐著名诗人顾况之子顾非熊是一位科场耆老，也是

中唐末期的著名诗人。他蹉跎考场近三十年后，终于在

会昌五年（８４５）被唐武宗特放榜及第，喜极之余地写下了
《关试后嘉会里闻蝉感怀呈主司》一诗：

昔闻惊节换，常抱异乡愁。今听当名遂，方欢上国

游。吟才依树午，风已报庭秋。并觉声声好，怀恩忽

泪流［２］。

这首诗出人意料地打破了“闻蝉而悲”的固定模式，

因为及第的大喜事，完全改变了顾非熊的心境，他的所见

所闻皆围绕着自己的春风得意，连树上的蝉在诗人听来

都发出了喜悦的鸣声。相比往年听到蝉鸣，那科举不第

的愁绪只会让诗人感到浓浓的落寞和“异乡愁”，今岁因

功名遂，而觉“声声好”，不禁喜极而泣。蝉的悲喜意蕴随

着科举的指挥棒，发生了改变，虽然在强大的“闻蝉而悲”

传统思维面前，这种“喜悦”的变化实属偶然，却也是蝉诗

多样化存在的具体表现。只是，这样的“欢喜”，相比蹉跎

三十载的青春年华、抛家弃爱的孤寂岁月，科举是否真正

值得诗人还有他身后无数落第的举子们去追随、去欢喜、

还是去忧伤呢？前路依旧漫漫！

２　昆虫意象与举子落第诗词的心境抒发
当及第者畅快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２］（孟郊《登科后》）的时候，还有更多的落第者在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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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咀嚼失落的苦涩，他们被命运无情地黜落，在长安繁花

似锦的春色里，默默遥望曲江宴集的荣耀，品尝世间残酷

的悲欢炎凉。对落第者而言，唯一能寄托的便是来年的

考试。姚合在落第后就写了《寄杨茂卿校书》一诗，失败

的打击让他先是倍感惭愧，“羞为路人轻”［２］，觉得无颜回

乡，继而鼓起勇气，以“腐草为萤”的故事来激励自己，他

说“腐草众所弃，犹能化为萤”［２］，连人人觉得无用而弃之

的腐草都能够等到化身为美丽萤火虫的一天，自己又怎

能轻易言败？于是终于打定主意，“决心住城中，百败望

一成”［２］，希望再奋斗一年。小小的昆虫也能给失意者以

巨大的鼓励，这种类比在贾岛诗中也有体现。贾岛在其

落第后作《早蝉》一诗：

早蝉孤抱芳槐叶，噪向残阳意度秋。也任一声催我

老，堪听两耳畏吟休。得非下第无高韵，须是青山隐白

头。若问此心嗟叹否，天人不可怨而尤［２］。

落第是自己的命运，即便孤芳自赏，年华老去，也不

可怨天尤人，依然坚持自己如蝉般高洁的志向和信仰。

诗中流露出了浓重的归隐情绪，而这种归隐也是很多落

第举子共同的选择。当然，这和《病蝉》的感触还是有很

大的不一样的。

年年岁岁的科举考试，不断上演着有人欢喜有人愁

的剧情，这种对前路未知的忐忑，迎春而舞的昆虫，或高

枝哀鸣的秋蝉都撩拨着诗人春愁秋恨的沉沉怅惘。唐代

于武陵的《咏蝉》（一作客中闻早蝉）就抒发了前路未卜的

悔意：

江头一声起，芳岁已难留。听此高林上，遥知故国

秋。应催风落叶，似劝客回舟。不是新蝉苦，年年自

有愁［２］。

每一年的十月，都有无数举子如过江之鲫涌向了长

安，牛希济在《荐士论》中说：“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

如雪，纷然满于九衢。”［３］这就足以看出竞争之激烈，于武

陵从蝉声里听到了自己愁苦的心音，年年岁岁这样无休

止地落第，却又反反复复地为考试而忧愁，耗费了青春，

流逝了理想，却一事无成，这深深的悔意和不甘的困扰，

让诗人纠结万分。都是落第之愁，唐人项斯的《闻蝉》则

写到了这个落第群体的共鸣：

动叶复惊神，声声断续匀。坐来同听者，俱是未归

人。一棹三湘浪，单车二蜀尘。伤秋各有日，千可念

因循［２］。

蝉声初起，又是一年科考时，上一年落第的阴影尚未

散去，羁留长安等待下一年考试的是大有人在，一起听

蝉，一起感伤，皆是有因缘的呀。不平的科举之路，让失

意情怀的抒发成为项斯科举诗的主要内容，这个群体共

同体味落第的悲伤、羁旅的惆怅、对故乡的思念，还有对

自己无法选择的人生的无可奈何。科举之路不仅充满了

漂泊无依的劳苦，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愁忧，反反复复无

穷尽。中唐雍陶也是被科举深深困扰着，他多次落第而

常年漂泊在外，羁旅情思牵绊着苦寒的处境，如他的

《蝉》诗：

高树蝉声入晚云，不唯愁我亦愁君。何时各得身无

事，每到闻时似不闻［２］。

道出了自己极度渴望结束这种难熬的历程，却又无

法置身于科举之外的现实。当然，这些惆怅全部都围绕

着一个关键词“科举”，来鹄在《闻蝉》中便说到：“莫道闻

时总惆怅，有愁人有不愁人”［２］。

落第的另一种原因也许就不如上文中那么简单了。

不公的考试黑幕让许多举子终生未仕，不是因为他们的

文采水平或是运气不好，人为的阻扰才是问题的关键。

贾岛的《病蝉》就写到：

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

清。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鸢鸟，俱怀害

尔情。［２］

贾岛决定走向仕途之时，也正是唐王朝下坡路愈走

愈快之时，衰败与腐朽之势日益加剧，坎坷的仕途和拮据

的生活，贫病饥寒时时折磨着他，使贾岛的心灵逐渐笼上

了厚重的阴霾。积极进取的士子大多命运厄于一第，失

败几乎是他们考试的必然。贾岛的生活处境也随着一连

串的失败而愈下，甚至到了“乞米”的境地。他在这首诗

中公开用比兴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怨愤之情，体现了自己

屡试不第、心中不服的愤懑，也因此触怒权贵，在长庆二

年（８２２）举行的进士考试中遭到驱逐［４］。

登第者，毕竟是读书人中的极少数幸运儿，宋代的举

子在累举不第的打击下，面对倍感失落的科举现实，做出

了多样的人生选择，有的克制情绪，表示不堕穷途之泪；

有的弃科考，浪迹江湖间；有的继续苦读，以期来年再考；

还有的诙谐讥讽，大骂考官；更有心情悲哀，消极避世者，

寄希望于下一代，例如南宋内忧外患之际的科考环境中，

匿名词人无何有翁在《江城子·和》中说：“说与儿门，书

里有高粱。”［５］词人年年“踏槐”应举，白忙一场，年华在科

举中消逝殆尽，科名依然如同邯郸美梦、黄梁枕上，遥遥

无期。科举总会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之追捧，可这中间失

落的悲叹又岂是蝉声所带来的声声叹息？“小年抵死踏

槐忙？叹蝉声，早斜阳。”［５］实为叹人生，悲乎！

还有一部分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士所做的科举

诗，体现了复杂的科举情结。比如隐士林逋的《寄和昌

符》就是对落第举子昌符处境的同情之诗，安慰和鼓励他

克服困难，继续应试或者寻找另一条实现自我价值的途

径。他赞扬了昌符的杰出才华，因下第而要分别之际，借

“蝉噪夕阳初”［１］的描绘抒发“离愁不可写”［１］的心绪。

３　昆虫意象与考官锁院诗词的意境营构
科举之路在不断发展，宋代官方为了将士子培养成

符合时代需要的官员，社会、家庭为了举子顺利及第，就

特别重视有关科举的教育，随之产生了与科举关系密切

的学官职位，然而，学官生活却犹如冷宫生活，曾几甚至

用“秋萤屡干死，明月以为烛。”［１］来形容这冷僻与艰苦的

岁月。同样还有考官和学官一样，要忍受不寻常的寂寞，

宋代的锁院制度限制了考官的自由，在科举期间他们是

不能够与外界联系的，长时间待在考院里难免寂寥，盼望

着结束后去欣赏大好春光。还有的试官也作词来表达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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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无聊的心情，如赵鼎所作“知他窗外促织儿，有许多言

语。”［６］（《贺圣朝·锁试府学夜坐作》）这是写秋试，数十

日的锁院生活实在无聊，节物迁逝，就会生出许多秋思

来，又没个人能说说话，梦醒后的作者无法入眠，只能听

窗外促织儿的鸣唱，这种寂寥在蟋蟀的衬托下更加凄凉。

离开试院，他们看到明媚阳光下自由飞翔的小昆虫

便也会诗兴大发，例如杨万里的《初出贡院买山寒球花树

枝》中就透露出了“便有蜜蜂三两辈，喙长三尺绕枝

忙。”［１］的闲适。这些产自试院中的咏物诗不免也被打上

浓郁的科举特色，如华镇的《试院初闻蟋蟀》云“窗前落尽

梧桐叶，床下新闻蟋蟀声。”［１］以连串的秋季之物衬托孤

独的心境，张耒则是说自己“每劳蛩作伴。”［１］（《未试即

事杂书，率用秋日同文馆为首句》），来表达节物迁逝之感

触。还有欧阳修的“蜂蜜满房花结子，还家何处觅残

春？”［１］（《详定幕次呈同舍》）写自己的落寞，他在锁院唱

和中还流露出思念妻儿的盼望之情，同样是通过昆虫所

传达的物候变迁，他的“入帘蝴蝶报家人”［１］（《和较艺将

毕》）写得生动自然，“蝴蝶报归”显得亲切感人。王安石

在嘉佑八年所作的《试院中》则体现了自己迟暮之感，例

如用蟋蟀之鸣来烘托心境的“萧萧疏雨吹檐角，噎噎鸣蛩

啼草根”，［１］写出了在试院淹留期间，满眼萧瑟的秋景，还

隐含着自己虽有变革天下的决心，却有志难抒、力不从心

的无奈。

最能代表宋代试官之诗水平的当推欧阳修和梅尧臣

之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善于利用比兴，在试院

小小的天地中营造广远的空间想象，用生动的笔墨再现

考场的真实画面。蚕与蚁这类小昆虫就这样进入了诗人

的视线。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别形容考生入场考试的情

景：“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１］（《礼部贡院

阅进士就试》）“白蚁战来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１］

（《较艺和王禹玉内翰》）欧阳修用“春蚕食叶”比拟考生

运笔凝神写作的情状，并衬托了考场的宁静和考生的众

多，春蚕食叶还充满着生命向上的希望。梅诗“白蚁作

战”写考生默默答卷的紧张神态，还当即称赞欧阳修“食

叶蚕声句偏美，当时曾记赋将成。”［１］（《较艺赠永叔和禹

玉》）由此，源自他们而盛行的官试诗，便在欧阳修“春蚕

食叶”这一重要语汇的带动下逐渐风行。形容在考场安

静的氛围中奋笔疾书的答卷声也有了自己的专用词汇，

“蚕声”亦成为奔赴希望的号角之声，例如：

笔端万字洒飞雹，岂畏食叶春蚕喧。（谢逸《送谭子

仁游太学》）［１］

飘飘六翮鸣皋意，浩浩三眠食叶声。（程俱《和王给

事易简殿试举人五首·试进士》）［１］

下笔万蚕争食叶，为文三峡泻惊湍。（喻良能《试诸

生直庐书事》）［１］

食叶蚕声行入听，探珠骊颔不应悭。（陈造《试院赠

三同官（八月十二日）》）［１］

白苎新袍入院凉，春蚕食叶响回廊。［１］（辛弃疾《鹧鸪

天·送廓之秋试》）［６］

关于“春蚕食叶”这一类词被后人多次援引，成为科

举诗词的典型意象，到后面也难逃俗套，故而难以出新，

但蚕声已随着科举历史的滚滚车轮，印刻在每一个参加

了科考的士子心中。

迁逝之感不仅存在于举子多年应考的心境中，即便

及第入仕，这种心态亦还是有的。在科举的同年诗作中

尤为突出，他们在登第多年后聚首，不免再度激发岁月如

梭的共鸣。例如蔡襄的“杯中明月时摇动，草际飞萤乍有

无。”［１］（《清暑堂会同年》）蔡襄是少年得意的代表，他十

八岁就进士及第，三十多年后与同年再聚首，回忆自己当

年的年轻气盛、激情豪迈，感叹如今的“雪满鬓”之态，回

顾久经官场的风波洗礼与宠辱人生，大家都逐渐老去，更

加地珍视相聚的美好时光。

昆虫这个小小的文学意象因创作主体的不同心境，

而在科举诗中呈现了多姿的面貌，丰富了科举主题作品

相对狭隘的创作视野，生动了枯燥的经集典故，为科举文

化带来了一丝鲜活与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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